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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改革的浪潮 中
征文

肯德基 家 乡 鸡

（ 散文 ）

邢良 俊

美国有个肯德基州 。肯德基出了一
位山德士上校。山德士在大战 中参 与 了
几多战役，立下 过何等功 勋 ，已无 从查
考，但 他生前创造的一种美味快餐——
家乡 鸡却风霏全球。

肯德基家 乡 鸡又 名 “老头 炸鸡”，
也许是 因 为 山 德 士退 医从商 时 已近 耄蠹
之年，才有此谑 称吧？总 之，由 于他经
营有方，他 与他的后 代 目 前 已在 世界各
地开办了 六千六 百 多家快餐厅，其中 最
大的 一 家 ——可容五 百人 同 时 就餐 ——
就设 在 以 讲究 吃闻 名 的 中 国 。

所开的这家美 式快餐厅在北京 前 门
箭楼西 南，门 前 立着山德士 上 校 的 塑
像，与真 人一般 高。他手提食 桶，臂挂
文明 杖 ，衣着雅 洁，满面春 风，集中地
表现 了 这 家餐 馆 的 服 务 方针。门 庭宽
敞，迎面一排售餐 台，计价 收 费全部用
电脑控制 。不 出几 秒，服务 员 便将所 需
食品用 鲜 红 塑料 盘托 出 。我要 的是 一份

“ 两 块鸡”套餐 ，包括小面 包 、鸡汁土
豆糊 、菜 丝沙 拉 ，两 块黄灿灿 的 鸡 ，漂
亮地摆在 白 盘 中 ，外加 一杯淡咖啡。门
厅两 边 及 楼上均是 客座 ，我随 意 拣 了 位

子坐下，慢慢 品 尝起来 。
鸡肉 果然 出色，与 广告 上写 的 一

样：“内 层 鲜 甜 嫩 滑 ，外 层 香 脆 可
口”，尤 其是 那裹 着 鸡块的 调 料 ，真是
妙不可言 。据说 ，这调 料 由 十四 味混合
而成 ，配方绝对保 密 ，目 前 世界上 只有
四个人掌 握。所 以 ，炸 鸡 虽 是 西餐 中 一
道普通菜肴 ，但能 赶上 “家 乡 鸡”的却
属罕见 。

写了 这些 ，似 有为美 国 老板 做义 务
宣传之嫌 ，又恐再来什么 运动 时被戴上

“ 崇 洋 媚外 ”的帽 子 。其实不 然。就在
我进餐 将 毕时，来了 一对青年男 女，与
我同 就一张桌子 。看上去 ，他 们是 未婚
情侣 。女 孩 子 极天真，又活 泼 ，她一边
喝可乐 ，一边 吃 鸡，突然 趴在 男友耳边
问：“这 鸡是 从美 国 运来 的 吗？”小 伙
子机警 地 瞟我一 眼 ，我佯 做不 知 ，未动
声色 ，他才放心 地低声回 答：“傻瓜 ！
不怕 人笑话。这是 中 国 鸡！”

当然 ，鸡是 中 国 的 ，那 酸酸甜甜 的
卷心 菜 丝也是 从 中 国 的 地里长 出来 的 ，
就连那 身 着 制 服 、头戴硬塑 壳帽 的 服 务
员也无一不是 黄 皮肤 、黑 眼睛 的 中 国

人。整个餐厅 ，恐 怕只有那神秘的十四 味
调料是从外 国 运来 的 ——难保其 中 没 有若
干味是中 国出 口 土产 。

外国 人利用 中 国 的 地盘 、原料 、劳 动
力，大赚中国人的钱 ，靠 的是什 么？靠 的
是管 理 有方。细细观察 ，不难 发现，这家
餐厅的管 理果然十分讲究。比 如 门外两 壁
上设 着一式 的 广告栏，详细公布供应 品种
及价 目 表，便是 一个 简 单 而 又 科学 的 措
施。过 往 顾 客 稍 稍驻足，就 能 很快 判 断
出，根 据 自 己的 胃 口 和财 力 ，是 否 有必要
去推 这家餐馆的 门，比 起许 多 国 营餐馆常
见的 那 种 顾 客进厅 转一周 便 出 来 的情 况 ，
显然略高

一筹，既
省时 间 ，

又可减少
拥挤 ，也
免去了 许
多尴尬 。
又如 ，这
里顾 客使
用的 全是
一次 性餐
具，既卫
生，又 美
观。但 这
并不意 味
着老板慷
慨，管 理
者是 很会精打细 算的 ，每位顾 客仅一盘一
匙。盘 中 有小格 ，分 盛 几 菜 ，匙 尖 有 三
叉，代替 叉子 ；快 餐 都是 切好 的，刀 子 当
然可 以免去，这 样 ，传统 的 西 餐老三件合
而为 一了……

我们 中 国 是 一个古老文 明 的 国 度 ，有
着丰 富多 彩的 饮食 文化传统 ，据说 中 国 菜
在西 方享 誉 甚 高 ，其 中 大多 是 “老 头 炸
鸡”难得媲美 的 ，我们 中 国 人也不乏聪 明
才智 ，只要突破陈规 ，
大胆革新 ，肯定能 在世
界饮 食市场上 占 据 优
势。“老 头炸鸡”已经
打进来 了 ，我们也应尽
快尽 多 地打 出 去 。

文苑
刊头设计　刘 靖 宇

春雷
苏兆强

我们 曾 听 惯 夏 天 的 雷 声，
虽然 响 亮 ，但 沉 闷 得 令 人 窒 息 。
我们 曾 遇 到 过 千 钧霹雳，
虽然 磅 礴 ，但 人 间 常 遭 狂 飙劫 洗 。
惊天 动 地 的 轰 鸣，
不一 定 有 震 动 心 灵 的 威 力 ；
震聋 发 聩 的 吼 叫 ，
往往 并 不 能 代 表 真 理 。

春雷 却 是 含 蕴 的 、温 柔 的 、多 情 的 。
那母 亲 抚 摸 怀 中 婴 儿 的 温 热 的 手 指 哟 ，
那催 发 爱 情 种 子 的 恋 人 的 绵 绵 细 语 ；
那从 九 天 直 飞 谷 底 的 银 河 般 的 瀑 布 哟 ，

那在 征 途 上 叩 开 重 重 险 关 的 翻 飞 的 马 蹄
那回 荡 在 云 空 呼唤 日 出 的 雁 阵 的 鸣 叫 哟
那颤 动 在 蜜 蜂 翅 膀 上 甜 蜜 而 轻 盈 的 小 曲

这一 切 ，都 是 春 雷 的 形 象 、色 彩 和 声 音 ，
都是 有 魅 力 的 春 的 旋 律 。

迎接她 吧 ，不 要 用 口 号 、锣 鼓和 标 语 ，
用车 刀 下 闪 光 的 信 念 ，
用犁 铧 上 进 军 的 诗 句 ，
用厂 长 改 革 图 案 上 的 美 丽 花 纹 ，
用报纸 一版 头 条 报道喜讯 的 清 新 墨 迹 ，
用被 理 想 和 道 德 充 盈 的 温 暖 宽 阔 的 心灵 ，
用脱 离 了 低 级趣味 的 纯 洁 高 尚 的 人 际 关 系

呵，春 雷 一 到 ，将 普 降 霏 霏 细 雨 ，
不仅 山 河 增 色 ，心 灵 也 会 泛 出 一 片 新 绿 。
每寸 土 地会 长 出 根 深 叶 茂 的 理 想 ，
每个 角 落 会 飘 散 幸 福 之花 的 香 气 。
我们 坚 信 ，心 田 将 和 春 天一 起 获 得 丰 收 ，
事业 将 和 红 旗 一 起 走 向 新 的 胜 利 。
呵，让 春 雷 亮 出 歌 喉 向 世 界 宣 告 ，
中国 的 丰碑 ，在 伟 大 的 改 革 中 崛 起 ！

务

花

杂

思
（
散文）

李
宏
志

祖父就 喜欢花 ，父 亲也
务了 一 辈 子 的 花，到 了 我 便
学着养 花。听父 亲讲：祖 父
养花 特别 讲究 花 的 造型 ，
父亲的 花 也就常常要经心地
修整。枝 儿 徒 长 的 ，要剪
去，枝叶过直的 ，便 有意让
它曲 长，或用 绳儿系 了 ，或
用铁 丝 固了 。因 而他所有 的
花，就保持着 一种 文 静和曲
线的 形态。父 亲常说：“务
花也 是造 景。好 景喜 曲 不宜
平，任何 花草都应 当 讲求形

态，应该 有曲 有直，有聚 有
驰，这 样 才 能显静态，又静
中见趣，这 也是我 们 务花人
的传统。”我继 承 了 祖 辈 曲

静的 审美 观念 ，认定 独有这 种 形态才算
世间 的 绝品 。

一日 ，我 的 一 位 花友来 了 ，说植 物
园里 正举 办 名 贵 花 草展览 ，非 约 我 同
去，可 巧 父 亲 回来，于 是我 们便 一 同 前

往。当 踏 进一座极大的玻璃 花房时，我
便惊 呆 了 ，眼 前 的花全然 是 一种 奇异 的
形态 ：有的 高大成树，有 的低 矮 生趣 ；
高大 的 多 粗犷壮阔气势；低矮 者 亦 自 然
飘逸 神态；其 中 或苍莽 、或玲珑 、或文
静，千姿 百 态，极 显个性。惊奇 中 我 忙
对父 亲说：“看来 世 间 花草并非 只有 曲
静才好。”谁 知 父亲却对着 一个造型奇
巧的盆 景 出 神 ，末 了 则 说：“曲 静之美
是历 代 人的 眼 光追 求 出 来的 ，它 能成为
一种 传 统 而 沿续 后 世 ，总 是有着 一定的
道理。”看来，父 亲是不会 轻易 改变 自
己固 有的 看法 的 。

当我重新 回 到 自 己 的 花 中 时，以 往
那种 美感全然 消 失了 ，总觉我 的 花 中 少
着某种 生机，又太 多 了 静气。瞧着那 些
被扭 曲 了 的枝干 ，我心里竟 有 了 一种痛
楚，总想 ：世 间 的花草形态如此之 多 ，
为何父 亲 总将它 绝对为 一种 呢！而且这
是从祖 辈 的 祖辈 上 就一直这 么认为 的 。
这实在是一 种 悲 哀 ，是应该 认真 地反思
了。

龙年 来 临

陈敏

在这个时 节里 ，生
命们 蓬勃 地走 出低谷 ，
隐隐 约 约 的梦 之旗都很
喧闹 ，稀疏然 而 坚 韧 的

白杨 枝干高扬渴盼 的 手
臂，心灵 的湖畔 常常 响
起悠长洁 白 的 鸽 哨——

龙年来 临 ！
亘长 的 古长城并不

囿于 海 关 与 阳 关 的 樊
篱，巍巍然 醒 目 的 是 当
代中 国 史如 海如 潮的雄

姿劲风 ，黄金 古道 丝 绸
之路礼仪之帮 毕竟是 过
于单 调寂寞的 内 容 ，中
国足球队唐尧东 抑 或柳
海光一记怒射便 洞开了
沉重的 奥运会大 门——

龙年来临 ！
三跪九叩 仍不足 以

慰藉炎 黄二
帝的 英灵 ，
轩辕柏 蓊 郁

浓绿点燃的

感情是蓊 郁

的深情 ，桥

山上永不 垂

落的 凿 时 时

镌刻 龙之图

腾；一声歌

吟百川 欢鸣

千山 回 应万

众屏气凝神

龙年来

临……

写作杂谈

有感 于 编辑 的 笔
李芳

对
于
编
辑
的
笔，

我
是
深
有
感
触
的。

去
年，

我
先
后
给
某
报
投
寄
了
两
篇
新
闻
报
道，

均
在
千
字

左
右，

后
来
文
章
见
报
后，

使
我
吃
了
一

大
惊，

其

中
一
篇
只
剩
下
百
余
字，

另
一
篇
竟
也
只
有
三
百
字

了。

我
当
时
怨
叹
道：

编
辑
的
笔
太
毒
了
！

编
辑
为
什
么
如
是
大
砍
大
杀
？
特
别
是
删
掉
的

那
些
文
字，

正
是
稿
子
当
中
语
言
最
优
美
的
部
分，

这
就
更
加
令
人
惋
借
不
已。

后
来，

我
冷
静
地
将
报

上
的
文
章
和
原
稿
作
了
几
次
详
细
对
照，

又
研
读
了

毛
泽
东
一
九
四
九
年
四
月
二
十二

日
写
的《

人
民
解

放
军
百
万
大
军
横
渡
长
江
》
等
几
篇
文
笔
精
湛
的
文

章，

方
才
悟
出
编
辑
的
笔
“
毒”

得
有
理。

从
标

题
到
段
与
段
之
间
的
内
在
逻
辑
联
系，

通
篇
的
主

题，

都
改
得
突
出、

鲜
明、

通
畅，

有
繁
有
简，

繁

则
有
血
有
肉，

生
动
活
泼
；

简
则
能
一

句
话
高
度
概

括
某
一
方
面
的
内
容，

文
人
墨
客
们
说
的
“
用
字
如

用
钱”

的
道
理，

大
概
也
就
在
此
吧
，
至
于
删
去
的

那
些
自
己
认
为
是
“
语
吾
最
优
美
”
的
部
分，

却
正是

附

赘
悬
疣
的
败
笔，

因
而
使
我
当
时
就
想
起
了
一

位
著
名
作

家
的
一
句
话：
“
语
言
的
美
丽
不
在
于
词
藻
的
华
丽
，

而

在
于
把
事
物
的
本
来
面
目
说
清
楚。

”
实
乃
茅
塞
顿
开
，

受
益
不
浅。

从
那
以
后，

我
无
论
撰
写
什
么
稿
件
就
慎
重
得
多

了。

从
道
词
造
句，

段
与
段
之
间
的
转
承
和
全
文
的
布
局

谋
篇，

到
一

个
标
点
符
号，
一
个
字
的
正
确
与
否，

我
都

仔
细
雕
琢，

力
求
少
出
或
者
不
出
弊
病
（
当
然
不

可
能
天
衣
无
缝
）
。

我
想，

这
样
做，

不
仅
对
自

己
的
长
进
有
所
裨
益，

就
是
对
编

辑
也
少
添
麻
烦。

这
就
是
编
辑
的
笔
对
我
的
启

迪，

写
出
来
或
许
对
初
学
写
作
的

同
志
能
有

帮
助
。

A 县之最
杨联 合

最古 老 的 建 筑 ——
城皇 庙

最大 的 陵 园——汉
皇帝 陵

最繁 荣 的 地 方 ——
农贸 市 场

最高 的 楼 房——县
政府 大 楼

最宽 的 街 道 ——县
委大 街

最脏 、最 乱 、最 贫
的地 方 一

县西 郊 中 学 上学路上 黄海

渔夫 的 歌
周晓 云

渔夫 的 歌 结 在 鱼 网
上

鱼网 就 生 了 翅 膀
鱼网 就 长 了 眼睛

扑簌簌向 江 上 飞
盯在一 江 深 深 浅 浅

的秘 密

渔夫 的 歌 落 进 水 中
江水 就 灿 烂 出 花 朵

了

花簇 间 蹦 跳 着 丰收
的喜 悦

任他 一 串 串 摘 取
江树上肥嫩 的 果 子

小
幽
默

妻子 ：厂里 的一 位 同 志 和我
打赌说 ，全厂办事最拖沓 的 是她
丈夫。谈恋爱 的 时候 就答应 帮她
写一封信给她姑妈 ，如今孩子都
七岁 了 ，这封信还没动 笔 。

丈夫：结 果如何？
妻子 ：结 果她输 了。昨天我

在你 抽 屉里 收 拾东 西 ，翻 出 一张
申请一 把椅子 的报 告 ，一 看 时 间 竞 是
十四 年 前的 ，至 今你还没 签字 。

语文老师：哪有 “半斤五两 ”这
成语？

学生：考数学，我 答半斤 等 于八
两得了 零分 。

语文老师：记住 ，作文 时还是用
老秤。

晨

安
文
昌


